
制图 肖婕妤

以为超越了农耕时代， 以为那些植根于
农耕深处的事物需要以追忆的方式才能唤
起，其实不然，它们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某
种方式顽强地存活着。

上半年，爱人和几个同好相约，作了一次
时尚的乡村游，回来的时候，兴奋还停留在她
的脸上，她说，今天干农活了，是帮一个婶子
打油菜籽。这活儿我熟悉，我猜她一定是用脚
踩或用手揉的吧，但她说不是，是用一个大拍
子拍的—————是的，她说的就是“大拍子”，她
用手比划着说，往上一举，往下一拍，油菜籽
就拍出来了。 她还说，这东西要用巧劲，如果
再多干一会，我就能掌握住诀窍了，成为一个
干农活的高手。 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她说的
“大拍子”其实叫做“梿枷”。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耕民族，

梿枷是古老的农具之一。据文字记载，远在春
秋时期， 齐国人就开始使用这种农具打麦子
了，只是那时不叫梿枷，而称“拂”；至于定义
为“梿枷”大约在唐代，唐人颜师古《注汉书》
曰：“拂音佛，以击治禾，今谓之梿枷”。这样算
来， 自为梿枷始， 这种农具的使用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了。 说来有点怪，不知道梿
枷何以在宋代又被用来作了兵器， 只是材料
不同，以铁易之，坚实、沉重，一招拍下，便能
制敌于死命；只是这种用法持续时间并不长，
很快又还原了它原本单纯的用途。我想，梿枷
之所以转化为兵器， 也许是农耕民族熟悉它
的性能吧， 稍加训练就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地
步；至于很快又“退役”，可能是这种略显笨拙
的兵器在刀枪剑戟尤其是宋末出现的火药面
前，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梿枷利于农事，脱粒最好，可以打麦子，
打油菜籽，打黄豆，等等。几十年前，梿枷不仅
生产队集体有，农户家里也有，都是自己制作

的，以竹或木，主件是手杆和枷拍，以轴相连，
用时以巧制动，一抡一压，平行落下，重重地
拍打在谷物上。 记得最壮观的莫过于集体打
麦子，某个晴日的午后，麦子晒干了，铺在空
场子上，黄灿灿一大片。一群男女间隔一定的
距离，排成两排，相对而立，人手一把梿枷，号
令一响，梿枷抡起，枷拍转动，齐整整地落下
去；两排的动作是错开的，一排打下去，另一
排就抡起来，此起彼伏，配合默契；同时，两排
人的步伐一进一退， 一挪一移， 也是整齐划
一，毫不紊乱。 一时间，几十把甚至上百把梿
枷在空旷的晒场上下翻飞起，错落有声，节奏
分明，像壮观的劲舞，更像是古老的图腾。

现在， 常常在老宅里看到一些弃用的农
具，比如犁、耙、耘筢、水车、风扇、镰刀什么
的，但我似乎从没看到过梿枷的影子，原以为
我家的梿枷一定早就消失了，不曾想，就在前
两天，我又再次看到了它。 那天是双休日，我
回家看母亲，走在屋后，老远就听到门前传来

一阵阵似曾相熟的声音———啪，啪，啪……我
很奇怪，不由得加快步伐，转过墙角一看，果
然，正是打梿枷的声音。门前空地上铺着一些
黄豆荚，我的母亲，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正手
把梿枷，举起来，压下去，举起来，压下去，一
下又一下，对着豆荚不停地扑打着。 看动作，
仍是那么娴熟，那么连贯而舒展，这情景，突
地让我心里一热，恍若穿越，似乎又看到了几
十年前的母亲。

那天中午， 母亲不但炒了一碗刚打下的
黄豆给我下饭，临走时，还把剩下的黄豆都装
了，硬要我带回城里吃。 母亲说，一年到头都
花你们的， 从来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听

了这话，我顿时觉得脑子不够用了，久久地，
我说不出话来。一直以来，我以为能常回家看
看，送些吃的用的，就是尽了孝道，其实仔细
想想，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不断地靠近母亲，
而从没有走进过母亲的内心。 母亲并不是要
找回自尊， 而是在极力寻找每一个疼爱子女
的机会。接过这不多的黄豆，我无法掂量它的
分量，更无法以当下的市价估量它的价值，这
是我年老体弱的母亲亲手种的，挖地，平整，
下种，浇水，施肥，采摘，翻晒，直到用梿枷一
下一下打出来。

再看那梿枷， 依旧靠在墙角里， 容颜已
老，默默地融入自己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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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被接受的教育体系里， 有过宗
教并不美好的日子， 欺骗色彩涂抹是免不
了的，甚至有“毒药”的说法。这不只是东方
特色，西方也有相关的各种“主义”出没。

这是思想领域。而在审美范畴，比如绘
画的轨迹中，“宗教” 给人的面目却几乎是
相反的。不仅是莫高窟的壁画，昔日统治西
洋的古典主义画作也是如此： 祭坛画就不
说了，各种壁画，以及那些我们耳详能熟的
布面油画，像米开朗琪罗、安格尔等大师遗
产都是如此，而达芬奇招人的“蒙娜丽莎的
微笑”之所以神秘，兴许就和宗教的神性有
关，就如专家们猜测：画的背景一定有神秘
宗教寓意。当然了，这要看您愿意用何种立
场解读了。

如果没有宗教训示，或“教诲”，艺术的
审美情结或者说超世俗的心灵寄托， 这种
解读艺术的“理论”成就可能就不会彰显，
史上的大师们将无以凭借， 诸多震撼人心
的力作也将会是苍白乏力的———与其说是

审美，不如说是寄托。
宗教给了我们超越维度的想象： 世界

是“静止”的，人们把时间凝结在静态的空
间中， 企图以此构建审美对象与人的稳定
关系。 这在西方留存的油画仓库里痕迹明
显，东土图画的“禅意”及“衍生”出来的意
境也是这样。

在浪漫主义和各种流派闯荡江湖之

后，俗人成角，表现形式也随之变化，各种
企图超越的冲动随之而来， 无论是自然的
模仿，还是心绪的投射，艺术家们一直在有
意识地努力，希望用人的维度窥探世界。

艺术家们也许没有意识到， 他们想超
越的不是表现形式， 而是那个捆锁理性的
现实世界，是在做无意识（潜意识？ ）的挣
扎，比如，大师们意欲跨越的也许是空间，
或许还有时间的鸿沟。

从有意识的艺术活动开始， 刻意的行
程是二维的，所有平面图景的展示，虽有所
谓透视法则， 像西式的单向眼光和东方的
多点视界，即便加上油彩的隆起和堆积，各
式各样的绘画成品始终都是二维的———人

们在积蓄突破平面世界的能量。
在现实的模仿和想象日趋成熟并趋于

死亡之后，出于发现新世界的好奇本能，感
觉和直觉的因素有意识地介入进来。 作为
情绪， 也是意识化的心灵， 克里姆特的情
色，达利的梦幻，以及野兽派的恐惧，都有
这方面的努力。 然而是零碎的。

另一面，人们认同印象派执迷光影是
因为对瞬间印象 （感觉 ）更有兴趣 ，然而
仔细想想，不是对时间的追逐吗？ 不是企
图展现超三维（时间之维）的视野吗？ 这
个当然是不成功的。 观者是看到了普罗
旺斯时序延展中的阳光跃动 ， 但这只是
作者无意识的冲动，是不自觉的，否则高
更就不会回到纯粹的 “平面 ”，也就是二
维的再发现中。

立体主义无疑做了在平面上表达三

维意图的尝试，他们成功了吗？ 我觉得很
难说。 再后来的杜尚更进一步，他在超三
维的意指下构建的蓝图———“下楼梯的裸
体女人”，最终给出了四维的运动意念，但
依旧没有摆脱制约，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杜尚彻底放弃了“有形艺术”，转而成为抽
象逻辑（另一类艺术 ）的俘虏———国际象

棋大师。
绘画艺术应该是有维度的， 但似乎很

少有理论家给出明晰表述。作为近亲，基于
电影的想象超越了吗？ 如 3D，倘若人们确
能感觉到有多维度的重建，那也只是想象。
实际上艺术如果可以表现流动性， 也只能
是投射在心智中的图影。

比较起来，三维似乎可以有，像雕塑，
但雕塑仍然是不动的。 艺术作品本身应该
是活的， 即时间上的延续是必须的———如

若希望作品动起来的话， 否则就会失去纵
深的维度。 人只能像蜡烛映照一样来审阅
世界，真是有些遗憾。

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 ， 才有行为艺
术的出场， 然而行为艺术是艺术 ？ 如果
是 ，那么 “人人都是艺术家 ”，就如约瑟
夫·博伊斯所说 ，那就没有艺术家 ，艺术
将失去寄主。

审美有维度吗？也许，在表面光鲜的图
景里面还有不知道几维的心智画卷， 同样
面临着难以表现的难题， 为此而心智浑浊
的画家还会像康定斯基一样乱泼油彩。

或许不是因为艺术的表现手法、 方式
问题，而是人本身无法超越（想要超越）的
那个“维度”，就像宗教（当然不是原初意义
的某个派别）。 和教义本身的关联不大，作
为信仰，可能是难以超越的：那是一个超维
度的世界。

最后的梿枷

本报讯 （记者蒋菡）10 月 13 日， “飞翔
的梦———章华雕塑作品展” 新闻发布会在河
北张家口市举行，该展览将于 11月 1日至 15
日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举办。章华作品颇丰，其
作品在国内数十座大城市和伦敦、 巴黎等 35
个国家大都市进行巡展，获奖并收藏。此次将
展出雕塑家章华近年来创作的 100 余件雕塑

作品，分为体育魅力、青春韵律等 5个部分。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创作体育题材的雕塑

艺术家，章华雕塑作品《出水芙蓉》参加“2008
年奥运景观雕塑方案征集大赛” 入选国际雕
塑巡回展，作品获银奖;作品《海风》参加北京
奥林匹克艺术之梦———2007 北京国际城市
雕塑艺术展荣获优秀作品奖。

本报讯 10 月 10 日，由中国戏剧出版社
和北京出版社合作出版， 由梅葆玖先生担任
名誉主编，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教授担任主
编的《梅兰芳全集》在京发布。

《梅兰芳全集》是以梅兰芳署名的存世文
献首次结集，共八卷，另附两卷梅兰芳经典唱
片光盘。 梅兰芳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既有《舞

台生活四十年》《我的电影生活》等单行本，也
有梅兰芳几十篇重要文章结集而成的 《梅兰
芳艺术散论》。梅兰芳各个时期散见于各类报
刊的文章， 其中新发现的就有 200 多篇。 12
张 CD 囊括了梅先生 1936 年之前灌制的全
部唱片,共 169 面粗纹唱片,包括 42 个剧目，
尤其是梅先生 1936 年演出的《生死恨》的实
况唱片,更弥足珍贵。 （苏墨）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宋洁 李云

强）日前，2016年山东烟台市首届校园舞蹈技
能竞赛拉开帷幕。 本次大赛由烟台市教育局
牵头市人社局、 市总工会等 6家单位主办，烟
台艺术学校承办。全市共有 300多名选手在声
乐、器乐、舞蹈等 5个类别的竞技中大展身手。

整场比赛为期两天，共产生 70余个奖项。
据了解，此次竞赛面向市直职业院校音

乐舞蹈教师、 各县市区中小学音乐舞蹈教
师、驻烟高校音乐舞蹈教师、职业、艺术院校
师生以及社会音乐舞蹈从业人员，在全市尚
属首次。

本报讯 （通讯员曹黎波 李慧玉 记者

张翀） 为满足职工多读书读好书的需求，湖
北襄阳北站按照有利于工作的原则，从书的
数量、质量、分类上配备齐全，并随时根据职
工需求采取“私人订制”的方式，满足广大职
工读书需求。 同时，该站还在各车间设有“流

动书屋”供职工借阅。 目前图书种类齐全，共
计 1 万余册。

此外， 该站积极开展各类的读书征文活
动和读书教育漫谈活动， 极大调动了职工读
书的趣味，实现了“督促读书”“引导读书”到
“自觉读书”的转变。

章华雕塑作品展为冬奥助力

《梅兰芳全集》首次结集存世文献 经典唱片完整首发

襄阳北站“私人订制”读书屋为职工“充电”

烟台首届校园音乐舞蹈技能竞赛举行

丁贤玉

一辈子认识多少人？ 大多是些朋友、同
学、同事、邻居，和你打过交道的人。

父母大概是这世界上认识最早的人。 他
们的一张慈爱之脸，是这个世界最美、最丰富
的表情。从年轻到衰老，始终印刻在岁月记忆
的深处。 兄弟从小手足砥砺，面面相觑。 儿时
虽不懂事，互相之间还曾调皮打过架，拖着鼻
涕，四目圆对。你生命中的那个人，不早，也不
晚，认识在杨柳树下。 两人相互凝视，有一搭
没一搭说话，一会儿抬头看天。

几十年， 与多少人有过交集？ 朋友王老
大，在他 50 岁生日那天请 108 个人喝酒。 这
108 个人， 是王老大认识的人。 这些认识的
人，每一个人与王老大相识，都可以讲一段故
事。 108 段故事，就成了一个人的“水浒”。 王
老大每个月有几天要参加各种聚会， 有老同
学聚会、老同事聚会、老牌友聚会……大伙儿
轮流做东，经常见面，能够坐在一起的，就构
成一个个圈子。

一个人，认识许多人，相处是件很难的事
情。 既不能张扬，也不能得瑟。 既不要过分谦
卑，也不要强势。 我的外公，活了 86 岁，一辈
子却没有和谁有过仇怨。外公性子慢，与人和
善，倒头即睡。从不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放到
心里去，他的那些朋友与他相交几十年，直至
他生命的离去。外公在世时曾对我说，我不行
了，一定要记得去喊城门口的蒋爹，他和蒋爹
在 18 岁时就认识了，交往几十年。后来，在外
公弥留之际，我去喊来蒋爹，这个与外公相交
60 多年的老友，抚摸着外公的头顶，神情伤
感地说：“还是热的……”

恩人和仇人，也是你认识的人。 爱与恨，
有时也很天真。 若干年前，一个朋友对他的上
司有恨。 他在中午往人家里打电话，拨通后响
三声便把电话挂了，“中午往他家打电话，把
那小子的午觉给搅啦。 ”为何不选择夜半三更
打电话？ 有一次，酒醉，朋友道出原委：“夜半
三更，会把那小子和一大家子给吓着。 ”

认识的人，开始只是认识。 后来，有的人
成为朋友，有的人成为竞争对手，有的人彼
此并不合拍，从此渐行渐远。

有个人，以前一直有交往，自从他口袋里
有了钱，友谊的小舟也就慢慢容纳不下了，所
以，千万不要指望你认识的人，在他腾达和出
人头地之后，转过身来帮你，这个世界的许多
事，都得靠自己。

认识的人， 甚至是从未说过话。 多少年
前，我骑车上班，几乎每天都会遇见一个安静
女子，也骑着车，从对面过来。 这要是换在古
代，就像两个人骑着马，或骑着驴，擦肩而过。
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过话，但我认识她，相信
她也应该认识我。多少年后，我在她工作的那
家医院见到她，终因一件事和她说话。原以为
她长得文静，说话一定细声细气，哪知道她嗓
音沙哑，处事果断干练。

地理距离近的人，不一定认识。千里之外
的人，虽不曾见过面，却很熟悉。有个朋友，读
我的文字，里面提到睡觉“上苏州”，这个朋友
就猜想我是哪里人？ 他说，从文字看，肯定不
住在北方，大概在扬州一带，他猜对了，我居
住的城市离扬州才 50 多公里。

别人凭什么与你长久交往？抑或，你在别
人眼中，有着怎样的印象？

有的认识的人，假装不认识，只是一个掩
饰。这个人不愿意回到从前，也不想与曾经认
识人的搭讪。

时间的马拉松，拉开距离，会让你认识许
多人，看到低调者的聪明，张狂者的愚笨。

一辈子认识的人，有无数个，甚至无法统
计。 到最后，与你在冬天的夜晚围炉喝酒的，
也就那几个。

虽然说是认识许多人， 却不能说是阅人
无数。有些人，你认识他，对方却不认识你。就
像我认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那个有权有势
的人不认识我一样。我认识许多明星，那些明
星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这没有关系，这个世
界必定有许多人受关注，许多人被忽略。

一辈子，认识多少人？
王太生

周 倩

教育孩子的关键就是忘记教育，先修身，然后再谈别的。 赵春青 画

南岭，中国南部最大山脉和重要自然地理
界线，横亘在湘桂、湘粤、赣粤之间，向东延伸至
闽南。 地处南岭山脉南部的韶关市是广东省北
部的一个地级市，这里是北江上游，浈江、武江、
北江三水交会处，与湖南省、江西省交界，毗邻
广西。 韶关人均拥有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
资源居广东省地级以上市第一位，被誉为华南
生物基因库。

从北京坐高铁 8 个多小时到达韶关高铁
站，再坐大巴车赶往仁化县的路上，道路两旁
的山脉让我一点也没有来到中国南方省市的
代入感。这里的山没有江南的秀气，没有西南
的温润，倒有一些北方山脉的粗犷。高大巍峨
的山脉，层峦叠嶂，道路两旁的树木倔强地依
山势往上生长着，看似杂乱无章，实则生机无
限。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来到的不是祖国
南部，而是大西北的延安。 是的，这次来韶关
的任务就是重走长征路， 眼中所见难免会与
脑中所想结合起来， 而之前我去过的最 “红
色”的地方就是陕西延安了。

1934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央红军在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
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部队从江西
瑞金出发，10 月中旬进入广东，经过南雄、仁
化、乐昌和连县，突破国民党在粤北设置的三
道封锁线， 于 1935 年 1 月胜利横跨粤北，进
入湘境后继续长征。 红军在仁化县境内行军
作战 10 天，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进行
了奇袭城口镇和铜鼓岭的战斗， 摧毁敌人设
在仁化县境内的碉堡 26 座，突破了国民党军
设在城口至桂东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在仁化县长江镇，我们探访了曾经作为
红军长征期间露营地的陈欧营下村。 村头一
棵 360 年树龄的小叶榕树旁边竖着一块碑，
上面写着：“红军长征经过仁化旧址陈欧营
下村”，下面详细记载着：红十五师（少共国
际师）于 1934 年 11 月 3 日进入长江 ，沿前
面部队的路线一天赶到陈欧，当夜在营下村
宿营。 1962 年出生的萧生奎告诉我们，据他
奶奶和大伯讲， 当年彭德怀的部队就住他
家，“红军来之前，百姓们都不知道，他们从
老百姓处买吃的，给钱，给的比市场价还高
一些”。

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广东军阀与蒋介石
军队有矛盾，而红军从江西过来又很便利，利
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红军部队放弃北上
湘西北的计划，暂时避开了敌人的伏击。大概
是因为这里没有经历硝烟弥漫的战争， 所以
当地人对红军路过此地的事情也一直不太放
在心上。 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周建平介绍说，
1973 年他来这里下乡时，问起当地人红军长
征的事情，人们大都回答不上来。

直到近几年， 人们才开始一点点回忆起
那些年月的红军事迹来。 有的听长辈说曾拆
下过门板给路过的红军歇脚， 有的说曾抱稻
草给红军休息，但大都因为年代久远，拆下的
门板早已不知所踪。 说到这里， 同行的记者
们，无不为之遗憾。

我注意观察解说员萧生奎的表情， 他始
终笑着面对大家，有些局促，又不免紧张。 一
张黝黑消瘦的脸庞，让我不禁联想，也许，80
多年前， 他的奶奶和大伯面对突如其来的军
队时，大概也曾有过紧张吧，当看到红军对他
们秋毫无犯时， 淳朴的他们只觉得自己做了
一件该做的事情， 并没什么大惊小怪。 那一

夜，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只不过是无数日夜
中普通的一夜罢了。然而，在中国解放的道路
上，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仁化县城口镇正龙街，一条狭长的巷子入
口处的墙上写着：“红军长征露宿地：1934年 11
月初，长征红军占领城口后，对群众秋毫无犯，纪
律严明，宁在此露宿街头，也不占民宿。 ”

据史料记载，1934年 11月初，红一军团、红
九军团等红军主力过城口时，在正龙街露宿。 是
月 5日，国民党衡阳航空队受蒋介石命令飞往城
口，对红军实施侦查和轰炸。 正龙街口等地遭到
疯狂轰炸。 炸毁民房 5间，炸死居民 10人，伤 1
人。整休的红军战士迅速行动，抢救受害群众，救
治伤者，掩埋死者，上门慰问伤亡家属。

国家动乱，百姓遭殃。 在那个战争年代里，
最无助的就是百姓。 面对荷枪实弹的强大军
队，面对敌军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百姓心里一
定有一杆秤，谁才是人民的军队？ 如今的正龙
街头，早已没了当年红军的足迹，我们只能靠想
象来还原，困极累极了的红军和衣躺在街口巷
子里的情景。 在正龙街口，我看到了吃完午饭
正在休闲娱乐的人们，他们的眼神是安详的，过
着悠闲缓慢的乡村生活，我问一个小学生：“你
知道红军长征吗？ ”小姑娘回答：“知道啊。 ”“从
哪里知道的？ ”她腼腆地笑笑：“老师上课讲过
的。 ”再打算追问的时候，小姑娘一溜烟地快步
走开了。

我想，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吧。重走长征
路，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次探寻历
史的机会，也是一次自我思想提高的机会。而
路过这里，却不惊扰这里的百姓，我想，这就
是我此次重走长征路最深刻的体会。 为人民
服务，记在心里就好了。 没必要在嘴上嚷嚷，
您觉得呢？

在韶关，重走红军长征路

旧时衙门里有一种低级的差役，叫“二班
皂”，老百姓们就称之为“二班头”。 清朝乾隆
年间，广东潮州府属下的揭阳县里，就有这么
一个二班头，姓沈名清，约莫 30 来岁，生得方
面大耳，长须垂胸，最爱杯中之物，一醉之后，
天大的事情也不去管， 倒下头来就呼呼大睡
了。 沈清职低位卑，收入极有限，可由于刑杖
在手，责打犯人的轻与重全由他来掌握，倒还
是有点职权的， 可是他从来不滥用这点权力
以作生财之道，因此，家中也就一贫如洗了。
沈清虽不介意，妻子曹氏却很不高兴，经常责
怪他太迂腐，后来曹氏竟改嫁而去。沈清孤身

一人，倒也无牵无挂。
揭阳县里有个大财主，名叫李权，他见邻

居霍宪之的女儿长得很美，就想娶其为妾。霍
宪之虽然穷得很， 却不愿意女儿到他家当小
老婆， 就婉言拒绝了。 李权先诱以丰厚的钱
财，霍宪之不同意；又以权势相威胁，霍宪之
仍然不买账。霍宪之知道李家惹不起，如果不
躲着点，迟早会陷入其毒手，便含着眼泪，带
着全家离开了县城， 迁到乡下一个僻静的地
方。 李权哪肯甘心，又买通了县官，告霍宪之
负债潜逃，霍宪之终于被拘进了县衙。李权又
找到沈清， 给了他一锭十两重的银子， 对他
说：“霍某是我的仇人，明天开堂审讯霍某，县
官大人如果吩咐用刑， 就请大哥务必从重狠
打，让他死于刑杖之下。 事成之后，我还有重

谢。 ”沈清唯唯允诺，收下了银子。
第二天，县官果然喝令对霍宪之用刑。沈

清一声答应，便左手握着杖棒，右手拿着那十
两银子， 举着对县官说：“原告用这十两银子
贿赂我，叫我将被告毙之于杖下。我不敢用官
府的这根杖棒卖钱，特向大人禀告。大人吩咐
的杖数我照样打，一记也不会克扣；不过，这
银子是不是请大人替我转还给原告？”当着满
堂吏役及围观百姓的面， 县官不由得满面羞
愧，只得吩咐暂且将“犯人”押下。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县， 人们议论纷
纷，都知道霍宪之是无辜的，而县官则必然受
了李家的贿赂。县官迫于舆论，不得不释放了
霍宪之，李权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沈清在衙门多年，逝世后，揭阳百姓为了
纪念他， 就在城隍庙东边的走廊上替他雕了
一尊塑像：仍然是左手执杖，右手持银，身穿
青色的差役之服，不但栩栩如生，而且自有一
股令人敬畏的凛然正气。 县里的百姓如果牵
涉了什么事情要进衙门，总要带上酒啊肉的，
来到沈清的塑像前祈祷。 据说，还颇灵验呢。

沈二班头
沈 淦

审 美

维 度

欧 阳


